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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福：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常 建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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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清史强调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接续元朝传统的看法可以商榷。元明 

以来，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在清代，五台山最重要的庙宇菩萨顶改为喇 

嘛庙，以其为首形成了黄庙体系。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进香礼佛，以绥服信 

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此外，清帝与五台山的 

联系点，在于清帝被藏传佛教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意味着正式承认清帝对中 

国的统治，而五台山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康熙帝五台山礼佛，不仅是为民祈福， 

而且是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祈寿，为本人祈求福佑。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御书寺额、 

碑文、诗歌以及支持续修山志也是再造圣山。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是 

康 熙帝巡游五 台山的追求。 

关键词 ：康 熙 巡游 五台山 文殊菩萨 礼佛 

山西五台山，又名清凉山，作为佛教传人中国最早建立寺庙的名山之一，是中国佛教文化 

的象征。传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之所，建有大文殊寺，即菩萨顶，属于佛教圣地。五台山 

也是中国内地藏传佛教喇嘛教的重要场所。康熙皇帝五次巡游五台山，进香礼佛，构成了与其 

他出巡五方有所不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类型。由于顺治帝出家五台山的传说，更为五台山涂上 

了神秘的色彩。康熙帝之后，乾隆、嘉庆两位皇帝也多次巡游五台山，俨然形成清朝家法。 

康熙帝以及清帝巡游五台山的活动引起欧美学者的关注，大卫 ·法夸尔 1978年的文章 《清 

帝国统治中皇帝的菩萨扮相》① 指出，元清皇帝在蒙语文献中被广泛传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帝 

资助并造访五台山的主要原因是意图在蒙古人中间散播 “文殊菩萨即皇帝”的信念。新清史着 

眼探究清朝统治者的内亚统治模式遗产，继承并光大了上述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 

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候选人、德国籍学者柯丽娜，发表了 《康熙为什么去五台山?赞助， 

本文系 2015年 7月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 “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历史建构”会议论文。 

① David Farquhar，“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1．38，no．1(Jun．1978)，PP．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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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参拜以及清前期藏传佛教在朝廷的地位》① 一文，依旧关注皇帝文殊菩萨身份和对五台山资助之 

间的关系，探讨了三个问题：明与清前期资助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共同点、皇家对汉传佛教的持续 

赞助、康熙帝西巡的多重含义。该文指出新清史学者认为对藏传佛教的资助是统治朝代标志性 

特征之一，然而清前期的皇帝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赞助，表现出他们与明朝对五台山佛教机构 

赞助的连续性。清朝前期皇帝同时资助藏传及汉传佛教的僧院，康熙帝的公开碑刻强调清朝对 

五台山护国仪式的慷慨赞助，和前朝一样，五台山继续作为护国仪式的重要中心。康熙帝对五 

台山藏传佛教偏爱的原因更多的是希望在五台山用密宗的方式，继续历史悠久的 (汉族)护国 

传统。早期清朝皇帝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特别资助，终归只是遵循他们视作中国传统的规则。 

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不能一般性地视为参拜、朝圣，除了陪同祖母的那次具有明显的宗教性 

外，其余的还有大量多元的活动，资助寺庙举办仪式，只是他五台山之行众多活动中的两项。 

将康熙帝巡游置于皇帝巡游传统的背景中考虑，是理解皇帝西巡时不同意识形态活动的关键， 

康熙帝到五台山仅仅是更大的帝国巡视工程的一部分。 

中国学者对于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的活动也有一定的研究。吴兆波指出，康、乾二帝到五 

台山次数仅比南巡少一次，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南巡低，但是史学界对它的评价大多认为 

只是进香拜佛而已，认为清帝去五台山的用意决非仅仅是礼佛。强调康熙皇帝因 “曲承太皇太 

后瞻礼五台山之素心”而开始的五台山之行，使人联想到顺治出家五台山的传说。多带皇子随 

行等行为也值得探讨。他强调 “西巡五台山，不仅使五台山寺庙的发展再创辉煌，同时对弘扬 

佛教，通过佛教维系与蒙藏等民族的团结，安定西北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② 王铁牛探讨康熙 

皇帝与五台山的关系，视野开阔，更具综合性，认为清朝特别尊崇喇嘛教，特别敬奉文殊菩萨。 

康熙帝 “五次朝台，祝愿慈亲福寿绵长。祈祷国家繁荣昌盛，虽为私愿，却利国利民。特别是 

他尊崇喇嘛教，利用喇嘛教怀柔和团结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对当时的国家安定起到了 

巨大作用，也为我国后来疆土的确定和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不可磨灭”。⑧ 以上 

二文属于概论性的综合论述。另有王敬雅论文重点在梳理康熙皇帝西巡五台的具体时间、过程， 

并根据时代背景，探讨其数次西巡的目的和意义，认为 “康熙皇帝五次巡行五台，分别发生在 

国家初平之时、靖边之时、承平之时及朝内夺嫡之时，每次西巡都有特殊的背景和意义，而地 

方官员接待方式的变化，也是康熙朝政治转向的一个侧影”。④ 该文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需要继 

续探讨。 

不难看出，康熙帝巡游五台山问题，涉及清朝的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统治方式以及明 

清之际历史的断裂与连续密切关联。王敬雅的论文新出，但是并没有讨论西方学者的上述争论。 

笔者赞成柯丽娜对新清史学者的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就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问题进一步讨论， 

首先就礼佛祈福的意义 申论 ，接着提出清廷延寿祈福与圣 山再造两个新问题讨论 ，最后就巡游 

五台山的多元活动作些补充，认为祈福应视为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的政治标签，跨越了民族、宗 

教，上升到国家认同的政治高度。⑤ 

① Natalie KOhle，“Why Did the Kangxi Emperor Go to Wutai Shan?Patronage，Pilgrimage，and the Place of 

Tibetan Buddhism at the Early Qing Court，”Late Imperial China，vo1．29，no．1，2OO8，PP．73—119． 

② 吴兆波 ：《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从清官藏五台山档案史料谈起》，《佛教文化》1998年第 4期。 

③ 王铁牛：《康熙皇帝与五台山》，《五台山》2006年第 8期。 

④ 王敬雅：《康熙西巡五台山若干问题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 1期。 

⑤ 参见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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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巡游五台山礼佛祈福的意义 

康熙帝总计五次巡游五台山。第一次为康熙二十二年 (1683)二月十二 日至三月初六 日， 

计 25天。拜佛进香，为秋季太皇太后巡视五台山做准备。本次出巡命皇太子胤初随驾启行。第 

二次为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九 日，计 28天。奉太皇太后进香，拜佛还愿。太皇太后， 

即康熙帝祖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科尔沁蒙古，在清朝皇位继承、辅助幼帝等方 

面功劳卓著，时年71岁。第三次为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三日，计 26天。进香，归 

途巡视浑河河堤。本次出巡命皇长子胤褪、皇三子胤祉随驾。第四次为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 日 

至三月初一日，计 33天。进香，阅永定河、子牙河。本次出巡，命皇太子胤 、皇四子多罗贝 

勒胤祯、皇十三子胤祥随驾。第五次为四十九年二月初二 日至三月初五日，计 34天。进香，巡 

视民情。本次巡游命皇太子胤扔、皇三子和硕诚亲王胤祉、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禊、皇十子多罗 

敦郡王胤袱、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褪随驾。 

在这五次巡游五台山之中，最能表现出巡游 意义 的是二十二年的巡游 ，由于首次巡游五台 

山是为了第二次太皇太后出巡做准备，所以这两次离得很近，均在康熙二十二年进行，可以放 

在一起分析。二十二年的巡游五台山，如果联系到前一年康熙帝东巡盛京、吉林谒陵祭祖，部 

署边务，慰抚蒙古；再联系到后一年巡狩泰山，南巡江南，于江宁谒明太祖陵，至曲阜祭祀孔 

子，同年还出巡了畿甸，就会感到二十二年巡游五台山不同寻常，应当是这前后一系列活动中 

的一环 。 

东巡是以云南底定，海宇荡平，躬诣祖陵告祭先人，南巡旨在标志一统天下开始新的统 

治，① 巡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 

民的光辉形象。② 而二十二年巡游五台山也是发生在二十年平定三藩、二十二年台湾即将归顺之 

时，因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⑧ 早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惊恐于 “三藩之乱”的康熙帝就派 

侍卫到五台山拈香礼佛，还修建 “祝国佑民道场”。④ 十七年又书写 “五台圣境”匾额派钦差送 

往菩萨顶。既然 “三藩之乱”爆发后祈佛来 “祝国佑民”，平定三藩后再次供佛还愿也是应当 

的。不过二十二年二月在五台山 “特命修建上祝太皇太后延寿万寿无疆道场三日”则是重点。⑤ 

第三次巡游五台山还是因为战争结束。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厄鲁特蒙古准噶 

尔部噶尔丹，噶尔丹穷途末路，病死草原。五月，康熙帝回京，谕以外寇荡平，唯以安定地方、 

抚循百姓为急务。七月，以平定朔漠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永陵、福陵、昭陵，又遣官 

告祭先师孔子。三十七年正月巡游五台山，命皇长子往祭金太祖、金世宗陵。十月东巡，谒永 

陵及盛京二陵。清廷有重大事情多告祭祖先，感谢祖先庇佑，平定三藩如此，荡平噶尔丹又是 

如此。所以与东巡相近的第三次巡游五台山，应是因战胜噶尔丹进行的。此次礼佛，康熙帝命 

“建护国裕民道场三永 日”。⑥ 

① 常建华：《新纪元 ：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010年第 2期。 

② 常建华：《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社会科学》2014年第 12期。 

③ 郭松义也指出康熙帝不断前往五台山礼佛 “内中亦具有政治含义”，参见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第 3 

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3《崇建》，杜沽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台北：丹青图书公司， 

1985年影印本，第 3O册，第 182页。 

⑤⑥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 ，第 183、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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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第四次巡游五台山也不能忽视。四十年有两件大事完成，一是五月永定河工程告竣，二是 

十二月黄河河工大致完成。河工是康熙朝的大事，康熙帝曾以三藩、河工、漕运为三大国政， 

可见对于河工的重视。四十一年正月巡游五台山，或许与河工的完成有关。 

第五次巡游五台山可能是为皇太后庆寿。四十九年正月，皇太后七旬大庆，康熙帝非常兴 

奋，在皇太后宫进宴，康熙帝敬酒还跳了民族舞蹈蟒式舞。正月二十四日，康熙帝谕山西巡抚 

苏克济：“数年以来，朕曾欲谒五台山，但耽搁未去。今年为皇太后七十诞辰，现正无事之际， 

朕将往谒。”① 二月巡游五台山，当是与皇太后的寿庆有关。 

巡游五台山是如何表达出上述愿望的呢?《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 日记载康熙帝 

为太皇太后 “代礼诸寺”后，起居注官说到： 

洪惟太皇太后，至仁弘德，普育群生，以五台为梵刹名胜之地，积诚瞻礼。粤有岁时。 

皇上纯孝性成，仰礼睿念，遂于春二月躬诣 [五]台山，致祈景福。又涣发帑金，修暨寺 

宇，不以纤毫累民。⋯⋯迄告成事，乃于是月恭奉太皇太后銮舆临幸⋯⋯沿途葺理，无非 

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之素心，以求上慰圣怀，茂绥蒂禄⋯⋯慈孝相成，神人胥悦，真史 

册中希觏之盛事也。② 

即通过巡游五台山礼佛，以 “致祈景福”。由于太皇太后在爱新觉罗家族地位最高，在清朝政治 

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实际上是真正的 “国母”，⑧ 其品德 “至仁弘德”，可以为国民祈福。所祈之 

福，则是战后的天下太平，人民幸福，更重要的是清朝国祚亿万斯年，长久治安。由于五台山 

是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道场的佛教圣地，在五台山的礼佛具有认同佛教的意义。而出巡本 

身，由于太皇太后年事已高，礼佛祈福更具诚意，加上康熙帝 “纯孝性成”，演绎了一段 “慈孝 

相成”的动人故事，倡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普遍的人伦道德。 

为了五台山礼佛，二十二年四月，康熙帝特旨发内帑 3000两重修了五台山的中台演教寺、 

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等庙宇，亲撰各寺碑文。这些庙宇 “财 自 

内出，不涉经费，工以佣给，役弗违农，是以工敏于事，而民若不知，秋八月告落成焉”。④ 九 

月，第二次巡游五台山，庙宇一新，实际是正式登台礼佛。虽然太皇太后只是到达中途，但是 

发挥了康熙帝修庙礼佛的作用：“上以昭景福于慈闱，下广嘉惠于兆庶，垂示于亿万斯年尔。”⑤ 

以太皇太后名义为民祈福，方便民众拜佛，求得佛的护佑。 

从康熙帝的角度看，他的五台山礼佛是为了祖母祈福并发挥佛教的教化作用。康熙四十年， 

他在 《御制清凉山新志序》中说： “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嵋、普陀，而五台为尤盛 

焉。我世祖章皇帝上为慈闱祝鳌，下为苍生锡福，赐金遣使，屡沛恩施。朕数经驻跸兹山，为 

两宫祈康宁福祉，因而登五峰，陟台怀，各为文勒石以纪之⋯⋯尝念佛教以清净慈惠为本，以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58号 《山西巡抚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 

经祝寿折》附上谕一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第 668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I984年，第 2册，第 1073—1O74页。 

③ 康熙十九年，达赖喇嘛曾进请太皇太后安并献佛骨等物奏书，太皇太后以 “自太宗皇帝以来，宫内向 

无此等另行具疏进贡之例⋯⋯此奏与例不合”，概行退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合编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第 85、89页)从达赖喇 

嘛对太皇太后的尊重，也可证明太皇太后的地位之高与影响力之大。 

④ 《北台灵隐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 23，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 1 

册，第 2I2页上。 

⑤ 《北台灵隐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 23，第 1册 ，第 212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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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定智慧为宗，亦有裨于劝善远慝。”① 这里提到康熙帝的父亲顺治帝，曾有顺治帝出家五台山，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是探望父亲的传说，已为孟森等史家辩驳，证实顺治帝死于天花，死后火 

葬。② 康熙帝在这里强调的是顺治皇帝重视佛教，为五台山 “赐金遣使”，同样也是为母亲与百 

姓祈福。在这个意义上康熙帝是继承父亲的做法。 

射虎川因康熙帝首次巡游五台山途中射虎得名，于是当地 “相率为浮屠之宫”。③ 二十四年， 

由于康熙帝发帑金3180两建台麓寺，撰写了碑文，并命设立大喇嘛一员，格隆班第25名，焚修 

香火。④ 特别是五台山的菩萨顶文殊院，相传文殊示现于此，殿庑庄严弘邃，三十七年康熙帝赐 

菩萨顶供银千两，为其撰写 《菩萨顶大文殊院碑》，内称：“我朝建鼎以来，岁有赐给，为国祝 

嫠。”⑤ 指出该寺院的重要性。康熙帝还动用内帑 3000两重修五台山的殊像寺以及碧山寺，亲撰 

寺院碑文。康熙帝指出佛寺 “有裨于劝俗，聿弘觉善之门”。⑥ 后来康熙帝还动用内帑，重修了 

楱贤寺、显通寺、涌泉寺、广宗寺、白云寺，并亲撰寺庙碑文。康熙帝通过尊崇佛教，以达到 

“祝慈有庆，九天之寿域长新；绵祚无疆，兆姓之福田永赖。”⑦ 即为母亲祈寿，为百姓祈福。巡 

游五台山被人认为是进香拜佛，其一般意义也在于此。⑧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现身演教之所闻名，康熙帝对于这一圣地情有独钟，究竟是什么原 

因将清朝帝王与这座山连结起来呢?这还要从满洲与西藏以及蒙古的关系谈起。清征服漠南察 

哈尔蒙古林丹汗，得到元朝流传下来的象征传承中国治统的传国玉玺，于是满、蒙、汉官员联 

合向皇太极请上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为崇德。因此，清朝是以满洲为中心，联合蒙、汉的 

政权，具有了一定接续中国治统的正当性。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同时还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喇嘛八思巴用千金所铸护法战神固尔 

嘛哈噶喇佛，用三年时间于崇德三年 (1638)建成实胜寺奉祀，象征着清朝得到了蒙古护法神 

的护佑，清朝非常重视。寺成，在寺的东西两侧，建石碑二。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 

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土伯特字。⑨ 昭示着清的建国，得到了汉、蒙、藏信奉的佛教 

的护佑，也接续了元以来的佛教统绪。然而，拥有该佛还是不够的，蒙古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 

教，为了得到蒙古的服从，清还需要得到喇嘛教教主达赖喇嘛的正面支持。崇德二年，皇太极 

拟邀请达赖喇嘛，得到喀尔喀蒙古的支持，崇德四年派出了使臣。崇德七年十月初二 日，达赖 

的使臣到达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使臣宣读了达赖喇嘛及西藏藏巴汗的来书，⑩ 翌年五 

月初五日，使臣返藏，携回皇太极致达赖喇嘛等的敕书，从此清与达赖喇嘛建立起了正式的联 

系。在与顾实汗的信中表示：今欲到西藏敦礼高僧故遣使与西藏使臣携行，“不分服色红黄，随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4—7页。 

② 孟森：《世祖出家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216—247页。 

③ 《射虎川台麓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 34，第 1册 ，第 668页上。 

④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188页。 

⑤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 34，第 1册，第 669页上。 

⑥ 《五台殊像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 34，第 1册 ，第 670页上。 

⑦ 《五台山棱贤寺碑文》，《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 24，第 2册，第 983页下。 

⑧ 张羽新认为：“康熙这多次的参禅礼佛活动 ，目的都是要祈求寿福，反映了康熙内心深处对喇嘛教的迷 

信与崇奉。”(张羽新：《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 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79，《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 2期) 

⑨ 《盛京莲花净土实胜寺建成皇太极亲往行礼赏赐》，崇德三年八月十二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 

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 3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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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谘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① 顾实汗则遣使建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 

讽诵经文，以资福佑。”② 此议获准，这是清对于达赖的正式邀请。顺治九年 (1652)九月初三 

日，清帝谕旨解释了这次邀请的目的：“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③ 

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南苑，十年二月二十日辞归。达赖喇嘛得到了 

清的正式封号，而清帝也得到了藏传佛教的认可并给予崇高的称谓。在此前后西藏政教首领给 

顺治帝的信件反映了这一情形，顺治九年五月初一 日 《第巴为迎聘达赖喇嘛赴京事奏书》的抬 

头是：“第巴谨奏至上文殊菩萨圣主陛下”，是为目前能见到西藏政权称呼清帝为文殊菩萨的首 

封奏书。顺治十年三月二十八 日，达赖喇嘛请安奏书这样写抬头 “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 

普照、旋乾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菩萨大皇帝明鉴”，④ 则是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称呼清 

朝皇帝为文殊菩萨的第一封奏书，即藏传佛教视清朝皇帝为文殊菩萨。 

康熙帝延续了文殊菩萨的称谓。十七年十月初一日，五世班禅问安奏书也称康熙帝为 “文 

殊皇帝”。⑤有的书信将康熙帝说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第巴桑结嘉措谢赐缎匹等物奏书赞誉 

道：“造福万世，主宰天地，文殊菩萨之化身，永握权柄，利济众生。”⑥喀尔喀伊拉古克三呼图 

克图奏书称：“执掌佛教文殊菩萨化身普通二法成就一切皇帝陛下。”⑦既然清帝被藏传佛教尊为 

佛，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康熙帝到五台山礼拜真正文殊菩萨的道场，则最能得到文殊菩萨的护 

佑。足以彰显清帝对于佛教的虔诚，以及更灵验地为家国民众祈福了。 

康熙帝对于五台山的重视，还因为五台山对于蒙藏汉各族的重要性。藏传佛教第五代祖师 

八思巴曾到五台山向文殊菩萨祈愿，元代铸就的嘛哈噶喇佛，最初就奉祀于五台山。⑧受八思巴 

的影响，元代以来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向往的圣地。五台山位于汉蒙交接之处，又当西北进入 

华北孔道，明代喇嘛教进入五台山，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享的宗教圣地，其影响力遍及汉 

蒙等民族。康熙三十六年，西藏第巴说：“北方一带，汉人、蒙古皆敬礼达赖喇嘛索讷木札木错 

宗喀巴之法。”⑨即北方人信仰喇嘛教之中的宗喀巴黄教，五台山的寺庙有青、黄之分，和尚多 

穿青衣，所在寺庙为青庙；喇嘛衣着多为黄色或红色，居黄庙。据说明永乐十二年 (1414)，宗 

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至五台山，兴建了 5座黄庙。明代的大文殊寺在清顺治年间由青庙改为黄 

庙，寺名改称菩萨顶。康熙帝于二十二年把台内 10座青庙改为黄庙，菩萨顶成为五台山黄庙体 

系的首庙。由于五台山礼佛最重要的场所是菩萨顶，因而象征着高度重视喇嘛教。雍正年间， 

五台山有 26座黄庙。⑩ 可知从康熙帝开始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较快。康熙帝五台山礼佛， 

便会得到佛教特别是喇嘛教信徒的拥护。 

顺康时代清廷建立起管辖五台山的制度。阿王老藏，俗姓贾，京师西山人。十岁出家藏传 

佛教的崇国寺。顺治十年西天上士赴诏人寺，摄斋受戒，顺治十六年 “以兼通番汉乘传上主五 

台，总理番汉事务，食俸台邑。⋯⋯自老人莅众兹山，乳窦重流，荆条复茂，建道场以报国。”⑩ 

至康熙十年年逾七十，退居颐养。二十二年秋，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御笔题赐 “清凉老人”。二 

① 《清太宗实录》卷 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第 889页上。 

② 《清世祖实录》卷 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36页上。 

③ 《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第 530页上。 

④⑤⑥⑦⑧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 23、 

34、76、n1、128—129、3、190页 。 

⑩ 崔正森：《五台山佛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 3期。 

⑨ 蒋弘道：《清凉老人阿王老藏塔铭》，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7《高僧下》，杜洁祥主编：《中国佛 

寺志》第 3辑 ，第 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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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圆寂。阿王老藏的后继者为老藏丹贝，他本蒙古人，生于天聪六年 (1632)，入卫籍为赵 

氏，居京师，礼师崇国寺，又曾师吐蕃沙门蓝建巴，至清凉山，居中顶及罗喉寺数年。后又远 

涉吐蕃、蒙古，于其语言文字无不通晓。复 自五台山归崇国寺。其师阿王老藏住持清凉山，翌 

年他亦挂锡五台山。康熙十年奉敕继任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二十二年，康熙帝巡游菩萨顶 

奖赉有加，不久奉命监修五顶寺庙，悉力殚思，恭恪从事。二十三年 “复以陈请菩萨大殿改覆 

碧琉璃瓦，自山入都，跋履艰辛，遂成劳疾，偃卧崇国，蒙恩 日遣御医调治。”① 当年圆寂。从 

清廷任命藏传佛教人士管理五台山来看，传达出清廷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任以及借此扩大在蒙古 

人中影响的信息。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之后，菩萨顶寺庙大殿改用象征皇家的黄色琉璃瓦，二十三年在菩萨顶 

前后山门设兵永镇，把总 1员、马兵 10名、步兵 3O名，护守香火供器，菩萨顶实际上成了清朝 

的皇家寺院。二十六年，康熙帝差吴达禅 “赉送香银、哈达到山，各寺修建上祝太皇太后延寿 

无疆道场”。二十七年康熙帝又差裕亲王等到山，“于菩萨顶赉送金银、宝珠、哈达外，与各寺 

银粮，修建报太皇太后慈恩道场”。皇帝为太皇太后建延寿、慈恩道场，二十九年，皇太后旨差 

太监首领郑开仕等人 “赉送银粮、香烛、哈达到山，修建祈保当今皇上万寿无疆道场四十九日， 

圆满之日，合山僧众，均沾皇恩。”② 三十二年，皇太子、七阿哥、皇太后先后差人修建祈保康 

熙帝 “万寿无疆道场”，特别是皇太后的长达 “四十九日，圆满之日，设斋放堂，合山僧俗军民 

人等，均沾洪恩”。③ 

二、康熙帝以及清廷的延寿祈福文化 

由上可知，康熙帝五台山礼佛与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以及 自己延寿祈福有密切关系。我们 

再就康熙帝以及清廷的庆寿文化加以论述。 

康熙帝对于藏传佛教非常重视，特别崇信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即 “阿弥陀佛”，是 “西方 

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 “西方净土”。据 《哲布尊巴丹传》记载，哲布尊巴丹活 

佛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并受戒。乾隆帝在 《永佑寺碑文》中说：“我皇祖 

圣祖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轶无上。”④ 康熙帝被视为无量寿佛的转 

轮圣王。 

五台山大喇嘛阿王老藏作有 《五台盛事赞》：“圣驾登山喜异常，风云卷散宝幢香；寿高万 

载称无量，福衍三千拱大邦；社稷绵长开舜 日，兆民安乐荷尧光；今朝不比蟠桃宴，八部天龙 

卫法王。”⑤ 盛赞康熙帝到五台山为国泰民安而祝寿祈福。阿王老藏还分别阐发康熙帝到各台与 

福寿的关系，如东台：“今朝圣主亲临处，寿永山河福衍同”；西台：“登山圣主福如海，坐向文 

殊注寿筹”；北台：“九重福主登临地，寿与天齐满颂声”；中台：“圣境屡蒙天驻跸，寿山福海 

盛兴隆”。特别是菩萨顶：“大定乾坤歌咏盛，酬天谢地法门崇”。这些诗篇歌颂的是福寿齐山。 

阿王老藏还作有 《清凉老人谈经普说》，劝说僧人：“上祝当今圣主圣寿万岁万万岁，太子千 

① 高士奇：《大喇嘛老藏丹贝塔铭》，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7《高僧下》，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 

志》第 3辑，第 385页。 

②③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187—189、191页。 

④ 转引自张靖文：《中国古代陶瓷质佛教文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5年 5月，第 36页。 

⑤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9《题咏上》，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464页。 

· 96 · 



祈福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岁千千岁，三宫六院、后妃天眷、王众王妃增福延寿、安乐迎祥，合朝文武禄位高增、丹心报 

国、诚意忠良，家邦宁靖，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兆民安乐，皇图永固，帝道遐昌， 

佛 Et增辉，法轮常转。”① 此文作于康熙十九年，反映了康熙帝与清廷对于五台山寺庙的诉求。 

清朝制度，皇帝生日为万寿节，举行朝会，地方官亦行礼。“顺治八年定元日、长至、万寿 

圣节为三大节。又定岁遇三大节在外直省文武官 ，均设香案朝服望阙行礼 ，与京朝官 同。”② 万 

寿节朝贺虽然延续前朝，然而清朝对于祝寿的重视，则具有特色。 

康熙帝的生 日是三月十八 日，巡游五台山多在正月与二月之间进行，生日在巡游之后，所 

以官员祝寿自然就容易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配合皇帝巡游五台山为康熙帝诵经祝寿。四十 
一 年三月，苏州织造李煦上奏：“恭请万岁万安。臣煦职守在苏，心驰阙下，闻圣驾临幸五台， 

不能伺候驱使，日深依恋。兹者恭遇万岁圣诞 ，不得随班舞蹈，特具奏折，叩祝万寿，伏愿乾 

坤永峙，日月俱长。”③ 身在苏州的李煦，表示对不能扈从到五台山礼佛遗憾之后，向皇帝奉上 

了生 日的祝福 。 

四十一年第四次巡游，四月二十九 日，山西巡抚噶礼向康熙帝上请安折，说他于府、州、 

县、城池、间阎大寺大庙内均令诵经，共祝圣寿。当地老少民人、绅士俱日：“适才圣主临幸五 

台山时，我等之中凡不得往迎皇上者，各在本地虔诚诵经，共祝圣主万寿无疆⋯⋯”还强调： 

“太原府省城老少民人、绅士、兵商人等自二月开始诵经，共五十余 日，复恭逢万寿圣诞，通城 

唱戏悬灯，共祝圣寿。”④ 为了给康熙帝祝寿，噶礼下令山西府州县寺庙诵经，还说太原府人民 

都在为皇帝诵经祝寿，其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是噶礼逢迎皇帝则是明显的，或许也不无夸大 

之处。 

非巡游五台山年份，噶礼也为皇帝祝寿。如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 日噶礼奏报：今年圣主圣 

诞，省城文武各官、闲员、书生、民人、商贾等于三月皆在圆通观诵经，共祝万寿无疆。他将 

省城诵经于衙门斗姆前行礼事项预先办妥，于二月二十五 日起程赴五台山为万寿诵经祈祷。途 

中闻四公主为万寿来五台山诵经。他出雁门关迎公主，随至五台山，为皇上照惯例始于菩萨顶 

及各寺佛前拈香行礼，为万寿祈祷诵经。他起行于三月十五 日至北岳恒山庙，“奴才亲 自点燃镀 

金常明灯，叩祝万寿无疆，福与天齐”。⑤ 四公主，即康熙帝第四女恪靖公主，康熙三十六年下 

嫁喀尔喀蒙古部土谢图汗之子敦多布多尔济。噶礼又到北岳恒山为康熙帝祝寿。十二月二十 日， 

噶礼奏报，听说皇帝来年二月幸五台山，接着歌功颂德，说百姓得知该消息说，“一连九年丰登 

者，洵皆圣主深仁厚德，为民敬佛之意，感召天和所致。诚蒙圣主临幸，则我等得瞻天颜 ，共 

谢圣恩，洵属喜事”。据此，皇帝为民敬佛，导致山西连年丰收。不过康熙帝的朱批却是：“并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9《题咏上》，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471页。 

② 乾隆 《大清会典则例》卷 56《礼部 ·仪制清吏司 ·嘉礼 ·朝会一 ·御殿受朝》，《文渊阁四库全书》，台 

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 622册，第 1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49号 《苏州织造李煦奏为祝贺万寿并报雨水菜 

麦情形折》，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 1册，第 7O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68号 《山西巡抚噶礼请安并奏雨水粮价情形 

折 》，第 264页 。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106号 《山西巡抚噶礼奏报万寿圣诞诵经祝 

贺折》，第 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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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传谕巡幸五台，矧五台地方甚窄，众人齐集则无处坐立，此事断不可。朕闻此更无心去了。”① 

否认这一消息，同时披露出嫌五台地面狭窄，众人齐集无处坐立的想法。 

四十九年第五次巡游五台山前后，康熙帝与山西巡抚苏克济有所互动。正月二十四日，康 

熙帝谕山西巡抚苏克济：“数年以来，朕曾欲谒五台山，但耽搁未去。今年为皇太后七十诞辰。 

现正无事之际，朕将往谒。”② 三月初十日，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经祝寿情形，说他洁身斋 

戒，于五台之菩萨顶、射虎川、御花池、显通寺、殊像寺、白云寺等庙、平常各庙及北岳恒山 

庙，叩祝万寿无疆毕，皆开始诵经。他返回途中，见城池乡村闲员、书生、兵民、商人皆于寺 

庙诵经、唱戏，拈香求祝圣主万寿无疆。太原等五府、三州属地，亦在各寺庙诵经，唱戏，祷 

祝圣主万寿无疆。他 “向省城内圆通观等寺庙及奴才衙门所祀观世音菩萨，讽诵窦慕德经，祷 

祝圣主万寿无疆，福与天齐”。③ 苏克济为康熙帝祝寿五台山、恒山以及太原府各寺庙都被要求 

诵经、唱戏，祷祝皇帝长寿，苏克济说他自己也亲自到庙里讽诵经书。 

康熙帝之后，又有乾嘉二帝效法之举，也反映出作为家法的巡游五台山所具有的特性。乾 

隆皇帝六次巡游五台山，乾隆十一年 (1746)、十五年、二十六年三次都是 “奉皇太后”进行， 

特别是二十六年为皇太后七旬大庆，此后又有四十六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三次巡游五台山， 

其中五十一年巡游五台，至灵鹫峰文殊寺，御制七言律诗一首，译出满洲、蒙古、西番字。于 

文殊寺内建立四方石幢一座，镌泐四样字体。命将满洲字刻于碑之东面，汉字刻于南面，蒙古 

字刻于北面，西番字刻于西面。《御制至灵鹫峰文殊寺诗》日：“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 

章嘉。台称以五崇标顶，乘列维三普度车。萦缪抒诚陟云栈，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师利寿无 

量，宝号贞符我国家。”④ 以曼殊师利延寿佑国的追求跃然纸上。嘉庆十四年 (1810)十二月初 

一 日，山西巡抚初彭龄奏请皇帝巡游五台山，说道：“五台为文殊师利道场，梵宇琳宫，久昭灵 

应。乾隆二十六年以后，高宗纯皇帝屡举时巡盛典，为民祈福。”⑤ 嘉庆十五年三月十六 日，兼 

护山西巡抚、布政使素纳奏称：五台山 “其殊像寺、菩萨顶、塔院寺、显通寺、罗喉寺、寿宁 

寺、玉花池、大螺顶、镇海寺、普乐院十处，皇考高宗纯皇帝前曾屡次亲临为民祈福”。嘉庆十 

六年，嘉庆皇帝也巡游五台山。在清朝地方官看来：“五台系奉佛名山，中外瞻仰。荷蒙皇上俯 

鉴臣民望幸之心，允准于明年三月诹吉亲临，为民祈福。”⑥ 这样，“为民祈福”也就成了清朝巡 

游五台山标榜的政治文化。 

三、御书、御碑、山志与圣山的再建构 

康熙帝的巡游，对于五台山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凉山新志》说：“皇清康熙二十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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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49号 《山西巡抚噶礼奏报士民感激蠲粮赈 

济折》，第 556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58号 《山西巡抚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 

经祝寿折》附上谕一件，第 668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58号 《山西巡抚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 

经祝寿折》，第 667页。又，文中 “窦慕德经”原文加拼音 “deo mu de jing”，系音译。笔者推测当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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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圣驾巡历清凉山，琳宫梵宇遍加修葺，洒翰赐额，流辉五顶，勒铭刊碣，永垂忆樱，诚为千 

古旷典。”① 扈从康熙帝的高士奇记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上亲题御书，分赐诸寺，天章瑰 

丽，炳烛名山，隆古所未有也。”② 前引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 日 《康熙起居注》也提到康熙帝向 

五台山发帑金，修寺宇，“而御书匾额，以次颁布，珠林紫府之间，烂若云汉焉。”③ 给予康熙帝 

赏赐御书匾额高度重视。 

事实上，康熙帝自幼练习中国书法，亲政后希望身边常有内廷翰林侍值，于康熙十六年设 

立南书房，主要用来讨论经史、研习唐诗，书法研习活动也较频繁。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康熙 

帝召高士奇至懋勤殿，侍帝书 “五台圣境”四大字。廷臣张英称赞 “落笔苍劲，结构严密，真 

足藏之名山，昭垂不朽”。④ 康熙帝差吴达禅、那尔泰到五台山菩萨顶送去御笔 “五台圣境”匾 

额。二十二年二月，康熙帝首次到五台山，敕封清凉老人，又赐御笔 “斗室”匾额。御驾东回， 

康熙帝 “随差大人偏峨、佛保二位领各行匠役到山各寺度量尺寸，以便赐匾赐幡。”⑤ 据 《清凉 

山新志 ·崇建》记载，康熙帝所赐 “御书匾额”，有 51个之多，如此众多的匾额，可以说改变 

了五台山重要寺庙与名胜的名称题名，从而使五台山披上了康熙帝及其代表的清代皇家面纱， 

康熙帝想要表达的是对于五台山代表的佛教圣地的重视，以及他的中国文化素养。这其中菩萨 

顶的灵峰胜境、五台圣境的御题不仅保留至今，而且成为五台山的标志性符号。 

《清凉山新志 ·崇建》还记载康熙帝为五台山诸多寺庙写了碑文。御制碑文有南台普济寺、 

东台望海寺、东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西台法雷寺、菩萨顶大文殊院、射虎川台麓寺、殊像 

寺、碧山寺、台麓寺、罗喉寺、涌泉寺、广宗寺、显通寺、椟贤寺、中台菩萨顶、白云寺等 17 

块碑文，赏赐于五台山有关寺院，表明皇帝对寺庙的支持，进一步提升这些寺庙的地位。其中 

康熙三十九年殊像寺、碧山寺碑文，四十年台麓寺碑文，四十一年罗喉寺、四十四年涌泉寺碑 

文，四十六年白云寺碑文，均由来自内廷的刻字高手 “内务府序班”梅裕凤勒石美化，⑥ 可见康 

熙帝对于 自己的书法在公众 中的口碑是很在意的。 

可以说，御制碑文与御书匾额重新包装了五台山，显示出皇家恩崇的新姿。 

康熙帝对于五台山的热情还体现在写下了九首御制清凉诗。《清凉山新志 ·崇建》记载的御 

制清凉诗有：《自长城岭至台怀》《显通寺》《殊像寺法相最异》《驻跸灵鹫峰文殊寺》《天花》 

《登望海峰》《北台眺望》《娑罗树歌》《冬日重登清凉山》。如果说御书匾额突出的是书法才能， 

御制碑文彰显了文化水平，则御制诗体现了康熙帝的文学修养。这些都彰显了康熙帝对中国文 

化的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较早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康熙皇帝二十二年二月首次巡游五台山 

后的八月十八 日，翰林院覆给事中许承宣请镌御制诗文疏，认为允宜刊刻，颁赐中外。康熙帝 

征询大学士的意见，汉臣李蔚、王熙、吴正治同奏：“皇上圣学渊深，御制诗文允宜刊刻，垂示 

万世，中外臣民想望颁发者久矣。”满臣明珠奏称：“前科臣陈奏时，臣与汉诸臣在阁，即云皇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3《崇建》，杜沽祥主编 ：《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179页。 

② 高士奇：《扈从西巡 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60册，第 116O页上。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册，第 1073页。 

④ 《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年第 3期。 

⑤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 ，第 184页。 

⑥ 梅裕凤，文献中又写作 “梅玉峰”、“梅玉凤”，对其人的有关研究，参见常建华：《康熙朝大内善刻能 

匠梅玉峰》，《紫禁城》2012年第 5期 ；郭福祥：《康熙内廷刻字匠梅玉凤事迹补说》，《紫禁城》2012 

年第 1O期。 

· 99 · 



历 史 研 究 2016年第 2期 

上御制诗文超绝今古，实应刊布，以慰天下之望。”康熙帝则说： “历代帝王诗文皆极其工美， 

然后刊布流传。朕万几余暇，留心经史，虽间有所撰者，岂能媲美古人?故向来从无刊刻之意。 

今既查前代俱有成例，姑勉从所请，颁发刊行。”不过，翌 日康熙帝表示镌刻诗文集 “意终未 

决”，大学士李蔚、王熙同奏：“皇上御极二十二年，御制诗文甚富，天下臣民仰望颁发，且从 

来帝王皆有自制文集，此事原非创行。况圣学宏深，实非前代可比，允宜刊刻，颁赐中外。”最 

终 “上从之”。① 从起居注记载上述康熙君臣就出版御制文集的对话 ，生动反映出汉臣对于康熙 

帝崇儒重道 “圣学”的认可，试图进一步形塑康熙帝成为圣君，而康熙帝对于出版文集可以作 

为 “成例”接续历代帝王，乐见其成，其实也是向臣民展示御制诗文 “工美”，换取臣民的仰 

望。康熙帝的御制诗文集包含了巡游五台山产生的碑文、诗歌，这些诗文得以传播广布。 

康熙帝还注重用其他民族文字表达巡游五台山之举。康熙帝二十二年九月第二次巡游五台 

山后，翌年三月二十一日，召满洲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说：“朕前奉太皇太后诣五台山，祈求 

景福，览观山川形势，一一历观其地，每台各制碑文。今录出翻译满书与汉书并勒于石。其蒙 

古及土白特书，字句稍粗，间失行文本指，可令学士喇巴克等与石图等翻译，勒于碑阴，庶免 

淆讹。朕所撰碑文，一时结构未能精当，尔等可与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② 这是 

极为重要的举动，满汉文并书含有满汉一体之义，与背阴并刻蒙藏文，意味着满汉蒙藏为主体 

的多民族国家共治的政治理念。翌 日，大学士、学士缴御制五台山碑文五道，一片赞扬。李蔚 

等认为：“体裁正大，辞旨典雅，一字一句咸极精纯，尽善尽美，洵足辉映万古。”王鸿绪认为： 

“五篇碑文内，便寓皇上仁被天下至意。虽言佛教，而儒家治平之理包括已尽。”汤斌说：“发挥 

象教而归本仁义，议论正大，真天壤间大文。”③ 于是康熙帝命翰林院翻译。从汤斌、王鸿绪的 

奏言可以看出，儒臣是要把康熙帝佛寺碑文的意旨归结到儒家思想上，指出碑文蕴含着儒家的 

治平之理与仁义之本。如读碑文，也确实能感受到儒家的政治观念。明清之际儒释道三教合一 

的观念更加普及，就清廷积极利用、接受儒释特别是喇嘛教来说，信仰之间的融通，有利于满 

汉蒙藏支教的交流与融合，并非部分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满汉对立的思维模式。 

康熙帝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更体现在 《清凉山新志》上。五台山山志，清以前有四部 “传” 

一 部志，即唐高宗龙朔二年 (662)，会昌寺沙门会赜所撰 《清凉山略传》一卷；唐高宗永隆元 

年 (680)，蓝谷沙门慧祥所撰 《古清凉传》二卷；宋仁宗嘉{；占五年 (1060)，妙济大师延一重编 

的 《广清凉传》三卷；宋哲宗元祜四年 (1089)，无尽居士张商英记述的 《续清凉传》二卷。明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 (1596)，五台山高僧镇澄法师修撰的 《清凉山志》八卷。清初阿王老藏又在 

镇澄 《清凉山志》基础上稍作补修。阿王老藏于顺治十六年奉敕人住菩萨顶，以 “总理番汉事 

务”僧职统领五台山，顺治十八年志成。顺治问老藏丹巴随祖师阿王老藏至菩萨顶住山，康熙 

二十二年皇帝朝台，敕封他为 “清修禅师”，钦命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并赐提督印。相对明 

代来说，清初五台山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老藏丹贝重修新志。 《清凉山新 

志》十卷，分为化宇、原圣、灵跻、伽蓝、崇建、显应、外护、高僧、缘感、题咏十个篇 目， 

与镇澄志无异，分卷编次则不同。卷三 《崇建》增补了清代顺治、康熙年问遣使修建道场法会、 

巡幸、供养、赏赐等内容，此书有康熙四十六年刻本。④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册 ，第 1050--1051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册，第 1156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册，第 1157页。 

④ 冯大北：《五台山历代山志编撰略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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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山新志》突显了康熙帝对五台山的高度重视。开篇就是康熙皇帝的 《御制清凉山新志 

序》，接着是 《清凉山图》，然后是前面提到的五台山御书匾额、御制碑文、御制清凉诗，再下 

来是阿王老藏的 《旧志序》、老藏丹巴 《新志序》、《清凉山新志标 目》，共同成为了卷首。正文 

1O卷则延续了 《清凉山志》的体例与基本内容。《清凉山新志》显示出强烈的 “御制”色彩，老 

藏丹巴 《新志序》说到，康熙帝二十二年驻跸五台山，“亲御彩毫，分题各顶，天章睿制，昭回 

星汉之光；金钵宝珠，层叠珍奇之锡；布昭圣武，台麓开射虎新川；垂护刹杆，真容换黄螭瑞 

瓦。况夫灵修圣果，古迹加新，以至妙咏英文，后来益胜。凡此旧志之未备，皆我朝所未修， 

乃据前书，爰加缮述。”① 将御书匾额、御制碑文、赏赐台寺、建台麓寺、换真容寺螭瓦等事， 

古迹、诗文益胜，旧志未备，清朝未修，故修新志。以新朝御制续写了五台山志。 

乾隆皇帝更进一步，官修 《钦定清凉山志》。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命军机大臣派员重修山志 

22卷，包括圣制、天章、巡典、佛跻、名胜、寺院、历代崇建、灵感、方外、历代艺文、国朝艺 

文、杂志、物产 13个条目。“新志增补了很多旧志所无的资料，如卷 1、卷 2收录了康熙、雍正 

的御制诗和碑文，远比 《清凉山新志》的内容多。卷三至卷六收录乾隆御制诗文，其中诗歌占了 

很大的比重。卷七 《巡典》记载了顺治、康熙、乾隆三朝遣使修建道场、巡幸、供养、赏赐、 

赋役蠲免等情况。”② 乾隆帝继续突出清廷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 

四、巡游五台山过程中的多元活动 

巡游五台山除了康熙帝以礼佛影响蒙古之外，还邀请蒙古贵族一起参与。三十七年的第三 

次巡游五台山，掌管漠北蒙古喇嘛教事务的活佛折 卜尊丹巴库图克图、蒙古瑚瑚脑尔亲王、青 

海蒙古亲王扎西巴图尔 (又作 “达什巴图尔”)等一同随行，二月九 日一起入普济寺，参观清 

凉石，又入南台、古南台等庙，游览毕驻跸菩萨顶。十日，一起游览妙德院等庙，仍驻跸菩萨 

顶。十一 日，一起游览羽化池等庙，康熙帝回銮，蒙古王公随驾至五台县白云寺，扎西巴图尔 

亲王等辞行，说他率属来朝，“兹获随幸五台，俾臣得以常侍上侧，途中频沐赐赉，有加无已， 

过叨圣主浩荡弘恩。”③ 起居注官还记载说，亲王言毕，进捧康熙帝膝，呜咽不能起，众前拽其 

手而出，涕泣至门外，乘马俯首拭泪而去。真是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起居注官年终评论说， 

扎西巴图尔亲王等 “愿子孙世世永宁西陲”，④ 反映出康熙帝蒙古政策的作用。 

巡游五台山的归途要考察治水河工。三十七年归途中，康熙帝从保定上船，沿水路考察了 

清苑县、新安县、霸州、固安县等处河段，回宫后第三天便作出了治河的决定，⑤ 实地考察对于 

这一决定显然有促进作用。四十一年巡游归途中，巡视子牙河，巡视郭家坞村新修堤工，就河 

道总督张鹏翮 “请建立石闸随时启闭可省每年开渠引水之费而于漕运甚有裨益”⑥ 的建议，下部 

议行。四十九年，康熙帝同样考察了畿辅河工。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第 8O一81页，杜洁祥主编 ：《中国佛寺志》第 3辑。(按：老藏丹巴 《新志 

序》所署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白 ·特木尔 巴根先生指出当是二十三年之误 ，参见 白 ·特木尔巴根 

《<清凉山新志>及其相关著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6期) 

② 冯大北：《五台山历代山志编撰略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3期。 

③ 《清朝起居注册 ·康熙朝》，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第 11册，第 6239--6242页。 

④ 《清朝起居注册 ·康熙朝》，第 12册，第 6839--6840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187，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庚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2册，第 994页上。 

⑥ 《清圣祖实录》卷 207，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己卯，第 3册，第 10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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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游五台山途中不忘射猎行围、练兵阅军。如首次巡游五台山返程中还在苑家口水上打猎， 

即行水围。“行围水淀中。用三桨船百只，分左右翼，沿岸棹入，合围之际，水鸟群飞，鸟枪竞 

发，堕羽歼禽，不可胜数。”① 四十一年巡游五台山，去时，驻跸房山县下村、易州唐胡村，均 

率诸皇子及善射侍卫等射。返回时，二月十九日将近祁州停围，率皇太子诸皇子及善射侍卫射， 

“又令直隶武官骑射”。翌日，“行于博野县城北道傍停围”，又率皇太子诸皇子射。② 四十九年第 

五次巡游五台山，延绥总兵李耀 “一路随围”，⑧ 可见康熙帝一行是一路行围。康熙帝通过巡游 

练习骑射，教育皇子不忘国策。而且在博野县城北，还亲率皇太子扶犁耕田，行走 良久。教育 

太子重农，呈现康熙帝重农的形象。 

巡游五台山时，山西、直隶以及其他地方的官员要朝觐、护驾，君臣产生互动。康熙帝经 

常赏赐随行以及地方上的官员、兵士。三十七年在菩萨顶，赐扈从大臣、侍卫、部院大臣官员 

及执事人等数珠、木碗并金莲花等物。四十一年二月十二 日，巡游五台山归程将出山西，扈从 

大臣、侍卫、部院衙门大臣官员以至兵丁执事人等，俱赐素珠、木碗、香、“清凉撮授”印绢， 

赐山西巡抚噶礼御书 “能礼纯素”四大字，诗二幅，总兵官俞益谟 “坤岳虎符”四大字诗一幅， 

布政司、按察司、学院、道府、辞谢知县等俱各赐诗字一幅。又赐巡抚噶礼食，赐其母银鼠褂、 

貂鼠袍、噶礼冠服各一袭。十四日至长城岭下，噶礼率所属文武官员跪送，又赐噶礼貂帽、貂 

褂，总兵官俞益谟钉孔雀翎貂帽、貂褂，临汾县知县赵凤诏白金。④ 康熙帝擅长书法，赐予官员 

书法作品，是很珍贵的礼物。赐予的貂皮服饰，也很珍贵。这些赏赐，密切了君臣关系。二十 

四日，御舟泊任丘县药王行宫对岸，还赏了水手银两。四十九年二月，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山 

西巡抚苏克济急至直隶王快地方迎驾随行，康熙帝不仅每天 “恩赏天厨珍味二次”，而且 “又赏 

赐御用黑豹皮端罩、马、人参、火镰包、胶囊、墨、砚、水盛、鼻烟壶物，又赏酱山楂、喀尔 

喀退山羊等各色珍味。”⑤ 苏克济表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皇恩。 

巡游五台山时，也有君民的互动。首次巡游五台山，在直隶完县城南用餐时，“百姓观者无 

禁，赐以粱肉，召年老者使前，各赉白金一定，稚子亦赐制钱慰劳遣之”。⑥ 有个叫蔡丹桂的人， 

在众中自言系县学生，康熙帝考他 《易经》，丹桂奏言家贫，不能为生，康熙帝赐白金五两，金 

盘苹果六枚。勉励他努力读书，开卷有益。随行的高士奇看到 “黄童白叟欢呼载道”，感慨系 

之。第二次巡游五台山，发白金 300两、绵400触，命山西巡抚穆尔赛分给所过地方贫民。四十 
一

年第四次巡游离开山西时，二月十二日，蔚州、广灵等县民数千人跪献万民衣，感谢数年来 

因饥馑之故蠲免钱粮，又发积贮米谷赈济，今逢皇帝巡视，众民会集公制万民衣，跪恳奏请接 

受。侍卫海青启奏，康熙帝以各处地方此等物件概不收受，百姓感恩之意悉知，婉言谢绝。⑦ 十 

九日，前往祁州，中途数千人男女老幼执香跪迎圣驾，瞻仰康熙帝，皇帝遣侍卫传 旨慰谕。起 

①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60册，第 1165页下。 

② 《清朝起居注册 ·康熙朝》，第 17册 ，第 9236、9238--9239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14号 《延绥总兵李耀奏为圣驾巡幸口外请圣安 

折》，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二十一 日，第 3册，第 20页。 

④ 《清朝起居注册 ·康熙朝》，第 17册，第 9219--9222页。 

⑤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59号 《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谢赏赐御用物件折》，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 

十日具奏，第 668页。 

⑥ 高士奇：《扈从西巡 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60册，第 1155页下。又该书 《小方壶斋舆地丛 

钞》本文中 “一定”为 “一锭 (锭)”，第 1帙第 265页 a。 

⑦ 《清朝起居注册 ·康熙朝》，第 17册，第 9217--9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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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注官记载，百姓踊跃欢腾，莫不交相谈论：“我圣主念民生疾苦，不惮勤劳，远巡边塞，我等 

始得瞻望天颜，自古以来此等奇遇真属罕有。”① 民众把亲眼目睹皇帝作为终生难忘的事情。康 

熙帝并不回避群众，得到了百姓的赞誉。 

康熙帝不忘教育官员，如首次出巡五台山，山西巡抚穆尔赛、按察使库尔喀来朝，康熙帝 

谕巡抚穆尔赛等：“五台、繁峙、静乐、崞县等处地瘠民贫，尔等既膺简用，必持己廉洁，恪共 

职业，务期利兴害除，使民生各得其所，方副朕委任之意，不然罪有所归矣。”② 促进君臣关系 

的融洽也是巡游五台山的重要内容。如撤销对官员的处分，第四次巡游五台山驻跸满城县，谕 

大学士等：原任礼部侍郎田种玉来接驾，年已七十余，将其原降之级复还。此行驻跸真定，还 

遣大臣致奠了已故原任大学士梁清标，表达对其怀念。四十九年二月，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召 

山西巡抚苏克济入行宫 “询问地方事情，详加训诲居官、保身之道”。③ 苏克济则表示今后要持 

身清廉 ，拼死效力 。 

围绕巡游五台山，君 臣间展开话题。五台山位于 山西，康熙帝巡游五台山与 山西巡抚互动 

较多。四十一年第四次巡游，时任山西巡抚噶礼与皇帝以奏折沟通信息。正月十三日，噶礼向 

康熙帝请安并奏报，五台山大喇嘛自京城返还，即遣班第往探路，表示 “恭候圣躬临幸”，“通 

省士民皆于街道欢曰：我等曩蒙圣主屡免钱粮、赈救之恩，才得至今时，今皆得以安居乐业， 

实皆圣主施恩所致。诚蒙圣躬临幸，得以瞻仰天颜，叩谢圣恩，委实我等之大喜。”④ 

四十九年第五次巡游五台山，还有康熙帝与直隶巡抚赵弘燮的互动。三月初五 日，赵弘燮 

奏报雨泽情形，将气候适宜归于皇帝的巡游。⑤ 赵弘燮不失时机讨好皇帝，巡游五台山成了政治 

话语。不过这也说得过去，赵弘燮扈从康熙帝去了五台山，皇帝还就如何战胜蝗灾指示他，所以他 

格外重视 自然变化。赵弘燮说：“臣于今年二月内随驾五台，奉上谕： ‘蝗蝻甚是紧要，着实巡 

查’”。⑥ 于是送驾后，于三月初四日回署，即移行文武衙门、各道府、州县、卫所并五城御史、 

海子提督、顺天府严行稽查，兼委官役协查。延绥总兵李耀也在同年扈从皇帝五台之行，闰七 

月二十一日的奏折回顾了此事： “一路随围，仰沐圣慈，赏赉貂裘珍品食物不一而足。皇恩高 

厚 ，虽举家顶踵难报万一。”⑦ 巡游五台山的活动 ，加强 了君臣之间的互动，密切了双方的关系。 

五、余 论 

康熙帝五台山礼佛，是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进行的。清宫懋勤殿旧藏康熙帝密谕，有康熙 

① 《清朝起居注册 ·康熙朝》，第 17册 ，第 9236--9237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lO7，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丁酉，第 2册，第 94页上。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59号 《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谢赏赐御用物件 

折》，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十 日具奏 ，第 668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59号 《山西巡抚噶礼奏报雨雪粮价并恭候临 

幸折》，第 26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37号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各属得雨分寸 

折》，第 2册，第 784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58号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密云县微有蝗蝻 

萌动折》，第 2册，第 836—837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14号 《延绥总兵李耀奏为圣驾巡幸口外请圣 

安折》，第 3册，第 19—2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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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宫内顾太监谕旨，告示在五台山的情况： 

朕二十 日抵菩萨顶，观清凉山层 峦万叠，一涧周流，琳宫梵宇，古迹甚 多，五峰插 汉， 

石路逶迤，北台更为高迥 ，登 临旷观 ，众山皆小，天风飒然 ，时方雪霁，千岫堆琼 ，至于 

松杉夹道，异鸟飞翔，佳境无穷，应接不暇，乃界 内之奇景也。尔可传之各处，以知五台 

圣境之略也。① 

康熙帝被五台山的景色吸引，以 “奇景”概括 “五台圣境”，并令传示宫内。再如三十七年巡游 

五台山，起居注官记载在台顶的活动使用了 “游览”一词，说明康熙帝的五台之旅，具有游览、 

散心的性质。当然，巡游五台山的性质远不止此。 

皇帝巡游五台山本身就表明了重视程度。高士奇作有 《扈从清凉山三首》，其中指出：“皇 

清一以眷，名区传自今。”② 点出康熙帝巡游对五台山的重要性。不过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既 

有各次的特殊性，也有其共同性。特殊性，即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探讨过，这里谈共性 

问题 。 

康熙帝的后世子孙阐发了巡游五台山意义。元明以来，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在清 

代最重要的庙宇菩萨顶是喇嘛庙，以其为首形成了黄庙体系。乾隆帝 《海望寺》诗中说：“蒙古 

诸藩皆尊佛法重黄教，我皇祖于此建寺居于喇嘛，内外各扎萨克岁时来朝，允神道设教之意 

也。”把清廷重视礼佛作为倡导黄教以绥服蒙古看待。嘉庆帝也指出：“五台为曼殊师利成道之 

地。从前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屡经巡幸。朕前有旨令该抚修治庙宇，以俟临莅。原以瞻礼 

佛相，为民祈福。且其地介处西北，蒙古诸部落赴山瞻拜者，每岁络绎不绝。銮辂经I临，瓣香 

展敬，亦寓绥藩之意，非以侈游观也。”③ 乾、嘉二帝的说法为认识清帝巡游五台山的意义做了 

注解 。 

由于蒙古信奉喇嘛教以及五台山的地理位置，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礼佛，达到了与蒙古宗教 

信仰认同并以喇嘛教为纽带连接满蒙的目的。我们的考察还阐明了清帝与藏传佛教的联系之点， 

在于为了控制蒙古必须取得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承认了清朝政权及其在中国的统治， 

称颂清帝为文殊菩萨转世，使得清帝取得了在佛教中的权力象征。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 

便与清帝的关系密不可分。问题还不止于此，《清凉山新志》说：“文殊师利或云曼殊室利，梵 

夏之不同音也，此云妙德亦云妙吉祥。”④ 文殊菩萨即文殊师利，为梵文 mani usri的音译，即 

“曼殊室利”。⑤ 上引嘉庆帝的说法 “五台为曼殊师利成道之地”，钦定 《满洲源流考》说满洲本 

部族名 ，来源于西藏来书称曼殊 师利大皇帝 或大教 主，满 洲实本 于曼 殊，乾 隆帝 又说 满洲 即 

“文殊”，是将 “曼殊”作为 “文殊”之音转。孟森先生认为其言可信， “因其部族称君为 ‘文 

殊’即满洲，因日满洲国。”⑥ 究竟满洲是否来源于 “曼殊”即 “文殊”，学界存在争论，姑且存 

而不论，“文殊”之于清朝满洲名称、皇帝之谓，⑦ 国家的合法性甚为重要，则是确凿无疑。清 

① 《掌故丛编》清圣祖谕旨一，第 1页 b。 

②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60册 ，第 1167页下。 

③ 《清仁宗实录》卷 212，嘉庆十四年五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3册，第 851—852页。 

④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 1《原圣》，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 3辑，第 96—97页。 

⑤ 《宗教词典》之 “文殊师利”词条，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 217页；《五台山旅游词典》 

之 “曼殊室利”词条，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 279页。 

⑥ 孟森：《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 3页。 

⑦ 孟森谓 ‘‘清代宦官宫妾称至尊 日 ‘老佛爷’犹是此俗”。(《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 

第 3页) 

· ]O4 · 



祈福：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帝到五台山礼佛实为国脉所系，正如嘉庆皇帝所说：“我朝肇基辽沈，国号满洲，而兹山供奉曼 

殊师利 ，同声相应 ，此中因缘真不可思议矣 !”① 

康熙帝的五次巡游五台山，也具有为国、为民特别是为皇室祈福的目的。如嘉庆帝所说 

“原以瞻礼佛相，为民祈福。”还有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祈寿的内容，其实还包括皇帝为 自身祈 

福的含义。特别是清帝的祈福发生在平定三藩、荡平噶尔丹之后，说是在感谢佛主护佑清朝也 

不为过。这种对祈求福寿的重视，既沿袭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满族自身文化以及受到藏传佛 

教的影响。 

如果说以上多从宗教、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康熙帝御书、御碑、御诗以及五台山志的 

制作与公布，则在表达建构以汉族文化与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圣山。 

本文开篇介绍德国籍学者柯丽娜对于美国新清史学者解释康熙帝上五台山是接续元朝的观 

点的批评，提出清廷实际上是自我合法化的尝试，希望在五台山用密宗的方式，继续历史悠久 

的汉族护国传统。本文支持了这些看法，更强调了康熙帝与包括巡游在内的儒家政治文化的传 

统。笔者认为，有的新清史学者将满汉对立起来且强调清朝满族统治特性的立场，导致看问题 

偏颇。从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来看清朝的国家特性，塑造多民族国家是清廷的追求，为此而制定 

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认同，从而达到多元一体的效果。如本文所述，清的建立契机始于征服漠 

南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得到元朝流传下来的象征传承中国治统的传国玉玺，于是满、蒙、汉官 

员联合向皇太极请上尊号，建国号大清。清朝是以满洲为中心，联合蒙、汉的政权，接续了中 

国的治统。皇太极同时还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喇嘛八思巴用千金所铸护法战神固尔嘛哈噶喇 

佛，建成实胜寺奉祀，寺的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 

土伯特字。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也接续了元以来的佛教统绪，但是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清是以满汉 

蒙藏为主的多民族政权。康熙皇帝御制的五台山碑文，有五通是用汉文写成，译出满、蒙、藏 

文字，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刊布，接续了实胜寺的传统。康熙帝的做法又直接影响后世，乾隆 

帝于五十一年巡游五台山，《御制至灵鹫峰文殊寺诗》译出满、蒙、藏文，于文殊寺内建立四方 

石幢一座，分别将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于碑的东南北西四面。因此，清廷在对五台山的重视， 

建构了五台山的皇家色彩，所传达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基点是接续中国的治统，维护多民族国 

家的政治性。清朝是大一统国家而非狭隘的满族政权。 

此外，认识到清帝以及满洲之称与文殊菩萨的特殊关系，就 自然理解康熙帝多次巡游五台 

山礼佛的行为了。只是不了解个中情由者难免生疑，恰有康熙帝之父顺治帝笃信佛教并作出家 

之想，便做出康熙帝到五台山看望出家的皇父一说。甚至在史学家已经考证出顺治帝病死火葬 

之后，仍执迷不悟。本文的意外收获，就是要祛除对顺治帝出家传说的迷惑。 

[作者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周 群 吴四伍 责任编审：路育松) 

① 颐琰 ：《清凉山记》，《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 8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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